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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海外艳遇始末

来才子风流的不在少数。梁启超似乎例外，他一向道貌古岸然，对男女间的风流事嗤之以鼻。在他写的一首七律

诗中，曾非常自豪地宣称“：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

之。（”诗中的“浏阳”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谭是浏阳

人。）大有“平生不二色”之概。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婚典礼

上，梁启超以证婚人的身份，严厉斥责男女之间授受不亲，视

婚姻大事为儿戏“，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语

惊四座，传为一时佳话。世人评介梁启超，都把他在女色方面

的道德与他的学术文章并称，颇为推崇，认为他是柳下惠再

世，一生忠于元配夫人。其实这是过于相信梁本人的表白。

像梁启超这样的翩翩美男子，感情丰富，养尊处优，岂能

逃得出欲关情劫！他不但同女人谈情说爱，曾极其秘密地娶过

一名小老婆，而且还同他夫人的两名陪嫁丫头不清不白。据国

民党元老冯自由先生说，因梁启超与两名陪嫁丫头不干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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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叫阿好的 头，被梁启超夫人以“不安于室”的罪名

逐出家门。这一名 头后来流落街头，沦为娼妓。另一名 头

来喜，于 年由梁启超悄悄从家里带出，委托他的好朋友、

大同学校教员冯挺之将她带往上海。当时梁启超的朋友都感

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来喜丫头是到上海易地生育。这小孩

是谁的大家都心照不宣。梁启超夫人对此事的态度可想而知。

过了好多个月，梁夫人才渐渐消气。 头这才敢带着谁都来喜

知道可谁也说不知道的婴儿回到梁启超家。

以下详细介绍梁启超流亡国外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恋

史。

清末民初，梁启超是中国文坛和政坛上的一位赫赫有名

的人物，有人吹嘘其为“以龙卧虎跳之才，建震天动地之业”。

然而他在家里却是个怕老婆的角色。说句公道话，梁启超怕老

婆，不是他自己无能，而是因为他的那位正室夫人，来头实在

太大。

梁启超 年生于广东新会。幼时聪明过人，有神童之

名。 岁那年应广东乡试，一试便中了第八名举人。羊城官绅

之流对其刮目相看，有待嫁之女者便登门说项，有意将梁启超

招为女婿。不料，考官捷足先登，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主持

典试的学使是贵州贵筑人李端棻，副考官是状元王仁堪。这两

人都很识才、爱才，梁启超中举后，他们看中梁启超少年英发，

来日前程不可限量，各自都有结亲的打算。王仁堪有一个待字

闺中的女儿，他一心想招梁启超做女婿，打算拜托主考官李端

棻作媒。谁知李端棻有一个堂妹，很有才学，李端棻也想招梁

启超为堂妹婿，正欲请王仁堪代为说媒。当王仁堪来到李端棻

处正欲启齿，李端棻却先下手为强，拜托在先。这一来王仁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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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忍痛割爱，成人之美了。

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是同治年间京兆尹李朝仪的女儿，

李家权重 岂有不允一时。梁启超父母见女方的门第如此之高

之理！两家很快就订了婚。 年，梁启超专程入京与李蕙仙

小姐成婚。当时梁启超 岁，整整岁，李蕙仙已 大四岁。李

蕙仙不但相貌平平，而且有嚼槟榔的嗜好，满口通红，犹如血

盆，颇令人生厌。但是李家声势显赫，李端棻正是官运亨通青

云直上的时候，大可作为梁启超步入仕途的跳板和靠山。因

此，梁启超虽然内心甚不满意，也只好听之任之。他的老师康

有为为此曾送给他一首诗，诗云：“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

少，跌荡上天门。”康有为对梁启超寄予厚望，谆谆告诫梁启

超，既已攀高枝，就要“小心结豪俊”。梁启超对老师的教诲始

终牢记在心 对夫人唯唯诺诺，对妇家更是唯命是从，不敢得

罪。

主考官成了自己的大舅子，京兆公是自己的岳丈 梁启超

好不得意！他开始有些飘飘然。结婚那年，他在京参加会试，

结果名落孙山。第二年再入京会试结果又不曾如愿。

科举入仕的路不通，入仕的路还是要走的。 年，梁启

超紧随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戊戌变法，结果全面失

败。师生二人不得不亡命国外。梁启超先逃往日本， 年

月又从东京到了美国的夏威夷。在夏威夷，他邂逅一位红粉知

己。

夏威夷岛檀香山埠为华侨的集聚地。梁启超去后，积极鼓

吹变法维新。他四出筹募捐款，开会演讲，交际应酬，很快成为

檀香山华侨社会的要人和大忙人。清廷驻檀香山领事对他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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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忌恨，便买通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文章攻击梁启超。

梁启超不懂洋文，别人骂他，他看不懂，待后来知道了，又无法

去辩驳，唇枪舌战一番。对自己经常挨骂，只能徒呼无奈。英

文报纸骂了他一段时间后，忽然出了一件奇怪的事，在当地的

另一家英文报纸上，竟出现了为梁启超辩驳的文章，于是两家

报纸展开了笔战。梁启超先以为是保皇党的其他人干的，待后

来他问遍了所有人，居然没有人知道此事。他甚感纳闷。

有一天，檀香山一位姓何的华侨巨商在家里举行宴会，邀

请梁启超作即席讲演。梁启超应邀赴宴。席间，主人叫来他的

大女儿与梁启超相识。主人很得意地向梁启超介绍说，他的女

岁就当教儿精通英文， 员，已有四年教龄，其英文水平，全

檀 岁。相香山的华侨男子无人可及。该女姓何名蕙珍，当年

貌并无特别出众处 因而梁启超初时并不特别注意。宴会开

始，梁启超即席发表演说，主人即命他的女儿做翻译。一场演

说翻译下来，梁启超被何蕙珍小姐落落大方的风度和干练利

索的口才折服。演说完毕，何蕙珍微露羞涩地拿出一卷手稿，

她告诉梁启超说“：这些文稿都是我代你进行‘笔战’的稿件存

底。”梁启超见此，恍然大悟，顿生感激之情。两人交谈起来，十

分投机，越说越热乎，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临别时，何小姐伸出

玉手与梁启超握手道别，她含情脉脉地说“：我对于梁先生万

分敬爱，希望先生能赐我一张小照，留作纪念。”

握手道别，就西方风俗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一个妙龄女

子向自己内心仰慕的知名男士要一张照片，或者是索要一纸

签名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这对于梁启超这个饱读经书，熟

记“男女授受不亲”古训的旧时文人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回。

当他接住何蕙珍小姐伸出的纤纤细手的一瞬间，如同触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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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心旌摇荡，激动得不能自持。恰逢当时夫妻分离，难能一

面，难免想入非非。这意外的艳遇，使梁启超心底深处被压抑

多年的情热一下子奔泻出来。他一口气写下了在他一生中极

为罕见的几首情诗。在第一首诗的一开头，他感慨万千的流露

出自己一腔无可奈何之情：

年华每人天去住两无期，啼 自疑；

多少壮怀都未了，又添遗恨到蛾眉。

自己想入非非难能如愿，又不敢承认，却说何蕙珍小姐得

了相思病，“又添遗恨到蛾眉”。未免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

嫌。接下去，他倒很坦率地承认，何小姐是他浪迹天涯，遇到的

唯一红颜知己：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相知总让卿。

青衫红粉讲筵新，言语科中第一人；

座绕万花听说法，胡儿错认是乡亲。

目如雷电口如河，睥睨时流振法螺，

不论才华与胆略，蛾眉队里已无多。

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在这三阙诗里，梁启超不惜笔墨，简

直把何蕙珍捧上了天。这样的女子哪个男儿不动情？可是话

总不能说得太露骨，在诗的最后四句，他十分含蓄地道出了内

心的隐秘：

尹尚粗解中行颉，我愧不识左行驹；

奇情艳福天难妒，红袖添香伴读书。

梁启超不愧为举人，诗文功底确实不一般。他用“中行

”和“左行驹”来形容中西文字，颇为奇巧、贴切。一个是盛名

海内外，到处开会演讲，交际应酬的名人，急需一名称职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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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一个是“言语科中第一人”。这样的两个人结合起来，可谓

理所当然，天生的一对。待他日“红袖添香伴读书”，还管得了

远在上海的正室夫人？且先享受一下这样的“奇情艳福”吧！

当然，梁启超内心的这些隐秘是绝对不敢禀告李蕙仙夫

人的。可是一点不说吧，又怕将来万一被夫人侦知罪加一等。

据说已婚男子偶有艳遇，常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对夫人既

想说又不敢说，憋不住了还是要“透露透露”。明知道事机一

泄，定会醋海翻波，天翻地覆，但是内心总是抑制不住跃跃欲

试的冲动。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因素，大体上有三条：一是借

此向夫人炫耀，我是有魅力的，别以为我得不到美女的垂青；

二是怀有一种侥幸思想；三是这样做可以增加偷偷恋爱的神

秘感，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更大的享受。如果试探一下，侥幸过

了“关”，那就是人生的奇遇，无上的幸运。如果过不了“关”，风

暴即将出现，就立即鸣金收兵。这样一来，夫人对自己的“牺

牲”行为必然感动，便可增进伉俪之情。倒霉的当然是受人玩

弄的第三者。男人的自私，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暴露无遗。梁启

超也没有例外。

为了让李蕙仙夫人有点思想准备，就在梁启超大写情书

之余，他绞尽脑汁修家书一封，欲说还休地向夫人透露了他与

何蕙珍邂逅的情况，给夫人下了一点“毛毛雨”。为了避免夫人

一开始就起疑心，他在信中说何蕙珍“善谈国事，有丈夫气”，

外貌“粗头乱服如村姑”。显然是一个绝不会使人动心的丑女

人。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坐视不乱的正人君子，他把自己与何

蕙珍握手道别一节改写成如下情意绵绵，却明显不近情理的

话：

何小姐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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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已 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

即遂心愿。’余是时唯唯而已 不知所对。”

这样讲虽可避免夫人生疑，但没有达到“透露”的目的。于

是他接下去笔头一转写道：

“⋯⋯虽近年以来 风云气多，儿女 然见其（指情少

不知何蕙珍）之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 何

故也。”

另一半让这一段写得极妙，一句话只说一半 不人去猜

愧为写文章的高手。作了如此“透露”之后，他怕夫人稍有不

悦，赶忙连哄带骗地讨好一番：

“呜呼！余自顾一山野鄙人，祖宗累代数百年，皆山居

虚名振谷汲耳。今我乃以二十余（八）岁之‘少年’ 动五

洲，至于妇人女子为之动容，不可为非人生快心之事。而

我蕙仙之与我，虽复中经忧患，会少离多，然而美满姻缘，

百年恩爱。以视蕙珍之言，‘今生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

者，何如？’岂不过之远甚？卿念及此，惟当自慰，勿有一分

抑郁愁思可也。有檀香山《华夏新报》所谓新闻一段剪出，

聊供一览。此即记我第一次与蕙珍相会之事也。”

梁启超对夫人作如此“透露”，可谓思虑缜密，面面俱到。

他明白告诉夫人 岁，声名已动五大洲，女子“为之：我年方

动容”是很自然的，这种人生快心之事，你不必多心，即使我在

国外心里有了意中人，你也不必愁思抑郁。我与何蕙珍如果真

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你也不要嫉妒，我对你是不会变心的，因

为我们二人的感情曾经忧患，虽“会少离多，然而美满姻缘，百

年恩爱”，这种感情是我与何小姐的逢场作戏远不能及的。

读了梁启超这一段家书，不管是已婚男女还是未婚男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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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心领神会，会心一笑。

家书一经寄出，梁启超自认为招呼在先，心里有了几分踏

实。数日后，他便堂而皇之地开始追求起何小姐来。他先派人

到何家，送上自己的小照一张。何小姐则报以亲手精心编制的

一对扇子。梁启超得了这两把芳泽微闻的扇子，大喜过望，他

把玩数日，忽然又觉得“不欲浪用之”，因为此扇“其手织者，物

虽微两情可感”，便珍藏了起来。

赠照报扇之后，梁启超自知此事早晚要让夫人知道，于是

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造了一个别人为他做媒的情节，进一

步向夫人作试探，妄图蒙混过关。

梁启超在又一封家书中说，他自赠照报扇之后，外出到附

近小岛上走了一遭。半个月后，回到檀香山。一回来，就有一

位朋友来为他说媒。朋友问他“：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

殊不方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梁启超说“：当然很需要呀，

可是难以找到妥当的人，奈何？”他的朋友使开玩笑地建议说：

“你既有志学英语，何不娶一位通华语的西洋女子，你一面学

西文，她一面当翻译，岂不大妙 梁启超答“：你这是在跟我开

玩笑了，那有不相识的西洋闺秀肯嫁给我？同时我早已使君有

妇，难道你迄无所知？”这位朋友当即答道“：岂敢与先生作戏

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问先生，假如有此闺秀，先生

何以待之？”对话写到这里，梁启超故意稍一停顿。他说他“熟

思片刻”“，乃大悟”。接着写他这样回答朋友“：你所说的人，我

知道，我对于她，甚为敬爱，而且特别思慕。可是，我曾与同志

创立一夫一妻会，所以‘义不可背’，而且如今我万里亡命，这

一颗头颅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而我又不得不以一身往来险

地，随时可死，家中的妻子，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常相厮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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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去累及人家的好女儿？我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

动，皆为万国人士所观瞻，如若有此事，旁人岂能原谅我？请你

代我向那位女士致谢，我一定以她敬爱于我之心，予她以敬

爱，时时不忘。如此而已。”

这一段自说自话的对话写完，梁启超又告诉夫人，他忽然

想到把何蕙珍介绍给他的好朋友。当然，这种奇想是言不由衷

的，因为他紧接着就借朋友之口，否定了他的这种念头。

远在上海的李蕙仙夫人，读了梁启超这些长篇累牍的家

书，心里酸溜溜的滋味可想而知。梁启超初涉情海，忘乎所以，

他在等待着与何小姐的第二次握手。一日，何小姐的老师、一

位洋人请他赴宴。席间，他与何小姐再度会面，两人热烈交谈，

从振兴女学谈到小学教育，从基督教谈到国外的留学生。梁启

超对何小姐“以妹相称”，并向何小姐面请“：我有一女，他日如

有机缘，我想命小女拜贤妹为师。”据说何小姐是答应了。临别

时，自然又是依依不舍，再度握手“，珍重而别”。梁启超后来写

的书信中说，第二次会面中，何小姐对自己一往情深，她向梁

启超表示“：先生维新有成，希望莫要忘记了我，倘若先生要创

办女校，只要以一电相召，我一定会来，我的心中唯有先生一

人而已。”这话是真是假，无法核实。不过，梁启超却情热难耐，

他说“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

来，几有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

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

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而提笔详记

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我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

也。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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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

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我只得怜蕙珍而已，然我观蕙珍磊磊

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我之

可笑可恼，故我亦不怜之，惟有敬爱之而已。”

梁启超的这封长信寄出不久，没有料到他的那位“不笑不

恼”的夫人，立即给了他当头一棒。李蕙仙很快给梁启超回了

一封信，信中她表示很同情梁启超与何蕙珍之间的苦恋，因而

决定“玉成其事”，接着，她十分郑重地说，她将把这一件事的

前后经过，详详细细地 告于堂上 梁启超的父亲梁作书禀

宝瑛。李蕙仙夫人的这一记杀手锏，果然十分厉害，梁启超顿

时惊慌失措。他急忙写信求夫人手下留情。在这封求饶的家

书中，一开头就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此事安可

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

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

接着梁启超又不惜笔墨，再三向他的蕙仙夫人解释“：前

信所言，不过感彼（指何小姐）诚心，余情缱绻 ，故为卿絮述，以

一吐胸中之结耳。”他拚命为自己洗刷：不是我多情，而是何小

姐实在叫人不得不动心，我梁启超还是光明正大的。再说“，以

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我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

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

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

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帮之声名耶？我既已一言决

绝，且以妹视之，他日若有所成，复归故乡，必迎之家中，择才

子相当者为之执柯，设一女学校，使之尽其所长，是即所以报

此人也。”

慷慨一番之后，内心的懊丧还是有的，在这封请罪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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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依然有其真情流露：“惟每接见西人，翻译者或不能

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指何小姐）不置耳。”他唯恐夫人

再生醋意，忙抚慰道：“曾记昔与卿偶谈及，卿问别后相思否？

我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于卿且然，何况蕙珍？

在昔且然，何况今日？”

梁启超千言万语，多方比喻，竭尽全力打消夫人的疑虑：

“近月余不见此人，因前事颇为外人所传扬，有一问者，我必力

言并无其影响，盖恐一播扬，使蕙珍难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

嫌疑，不敢与相见。”不敢相见不等于不想相见“。今将行矣，欲

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

梁启超大约是不甘心受制于夫人，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

在请罪信的末尾，他对夫人尽情嘻笑怒骂一番，故意让他的夫

人生一场闷气。他明告他的太座，自己并未守身如玉，他写道：

“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彼此一样，我可以对卿

无愧（稍愧者在京一次，在东京一次耳，一笑）。”梁启超不打自

招，他与李蕙仙结婚后已二度“犯规”。接下去，用他惯用的冷

嘲热讽语气写道“：虽自今（与何小姐断绝来往）以后，学大禹

之八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卿亦必能谅我。若有新人双偕

游各国，恐卿虽贤达，亦不能无小芥蒂也。一笑。”这分明是在

报复他的太座不肯君子成人之美。大概是信笔写来，写到这里

似觉有些过分，怕过于开罪了夫人。信的末尾又补上一笔“：我

虽忙煞，然知卿闲煞闷煞，故于极忙之中，尚不惜偷半夕之闲，

写数纸与卿对语，任公（梁启超的字）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

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这封信发出不到一个月，梁启超便“急抵沪”，当面向夫人

请罪，消除影响。由于夫人的一记杀手锏，打得梁启超几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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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生烟，这位 岁的多情种子为之怅惘不已。据冯自由说，梁

启超在与何蕙珍二度会面之后，确曾向何蕙珍求婚，但何小姐

考虑到梁启超是有妇之夫，便托人答复他八个字“：文明国律，

不许重婚。”

梁启超在檀香山小住了一年半，当他得知何小姐的态度

后，自知不可强求，于是“乃为情诗二十绝以解嘲”。梁启超写

他自己这一段奇情艳遇的情诗一共是 首，曾陆续发表在日

本横滨的《清议报》上，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到后，连连摇头，斥

之为“荒淫无道”。

何蕙珍的弟弟何望因为其姐与梁启超这一段恋情，而被

梁启超看重，被带到香港报界，成了报纸发行人。后来何望受

保皇党的欺骗，参与一起凶杀案，身败名裂 何蕙珍得知这一

消息懊丧不已，从此以后，她与康梁之徒断绝了往来，一直在

檀香山担任小学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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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配王氏来去匆匆

东省蓬莱县城学后街安香杂货店老板吴可成长子夭山折，不久又生下一子，举家化悲为喜，取乳名为子玉。

他，就是后来称雄一时的民国要人吴佩孚。吴佩孚出生的那一

天，是 年农历三月初七日。

当吴佩孚 岁那年，父亲吴可成早逝，弟弟吴文孚年仅

岁，孤儿寡母三人相依为命。安香杂货店原本是小本经营，

其收入仅能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很少有积蓄。老板死后，生

意日趋清淡，营业收入逐日减少，生活难以维持下去。这时的

吴佩孚身高已达一米六七的样子，从外表看上去根本不像

岁的孩子。他看到母亲终日为生活而奔波操劳，心如刀绞，决

计要为母亲分担忧愁。适值登州水师营张贴告示招收学兵，要

年龄为 岁的学子，每五天出操训练一天，月饷白银二

“吴大帅”违背“不纳妾”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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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四钱。吴佩孚得知消息后苦口婆心地说服了母亲，冒充

岁的学子前去报名考试被录取。平时住在家中，按规定的时间

赴水师营接受操练。后又拜在国学大师李丕春门下求学，正式

开始了半兵半读的学兵生活。每月领得的薪饷，除去给先生的

束脩一元外，剩下的则分文不少地交给母亲。全家人的生活勉

强能维持下去。儿子当学兵后吴母少了一个帮手，想到唯一的

弥补办法就是为儿子娶来一房媳妇。第二年秋季，吴佩孚遵从

母命，娶了一位 岁的大姑娘王氏为妻。大老婆小丈夫在山

东是不足为怪的，总认为妻子年长会疼爱丈夫。婚后同住在安

香杂货店里，小两口感情还不错。过门后的王氏确是吴家的一

个好帮手，重活粗活样样都干。结婚三年没 年夏有生育。

天，王氏突然暴病而死。来去匆匆，没有什么绚丽色彩。吴佩

孚将其安葬于吴家祖坟墓地，仍继续着他的半兵半读的学兵

生涯。

续弦李氏婚期一周

年秋末，吴佩孚赴登州府去应童子试，一鸣惊人，时

年 岁的吴佩孚中了第三名秀才。安香店门前一下子热闹起

来，吴秀才顿时成为蓬莱县城街头巷议的中心人物。

就在吴佩孚考中秀才的喜报贴在家中还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蓬莱县城的大街小巷又张贴出通缉令，捉拿在逃案犯吴佩

孚。事情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电报局长祝寿，从济南请了戏班子到家，戏子男女混杂，同台

演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吴佩孚纠合几个同科

秀才和布衣青年，决心替天行道，要惩治这些败坏风俗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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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就在董局长家中好戏开场的时候冲了进去，同声指责其违

犯禁律、败坏风俗。不料蓬莱的县太爷也应邀在场看戏，兴致

正浓，即被这班嘴上无毛的秀才扫尽，非常恼火，喝令手下捉

拿。吴佩孚等人见势不妙，夺门而走。出了府门吴佩孚就与伙

伴们商议，县衙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要伙伴们把一切责任都

推到他的头上。他决定当即离开家乡，远走高飞。事情果真与

所料一样，县太爷立即布告，革去吴佩孚等人的秀才功名，缉

拿归案。

吴佩孚身上仅带有二两银子，星夜奔程，不敢走大路，也

没有明确的目标去处，最后打定主意到北京。沿路乞讨，于腊

月初十到达京城，投宿在同乡人开办的蓬莱阁旅店。好在店主

与吴可成早年有些来往，答应免费住宿。当天招待一餐晚饭，

以后吃饭问题自己解决。吴佩孚于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设法

谋生，想到春节将近，便摆起摊子写春联卖。过了春节摆起测

字占卦摊子。半月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中去当管带的勤

务兵，正式开始其行伍生涯。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后到

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

被授予准尉、少尉 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中尉 测衔。

绘科，学业一年，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

处工作。旋即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

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

报。月饷 元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

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 元大

洋。

吴佩孚见多识广，深谋机智，设计缜密，勇于负责，很快成

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深得守田大佐的器重，被称为“总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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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先生。日俄战争前夕，吴佩孚随守田利远带领 名谍报员

渡海去旅顺、大连等地刺探情报。吴佩孚协助守田将谍报队带

到安全地带集结返程，不仅顺利完成任务，且无一人伤亡。守

田利远奖赏吴 元，破例准假一周回去探亲，并佩孚大 将洋

其座骑借给吴佩孚骑回蓬莱。

吴佩孚身着军装，骑着高大的东洋战马，归心似箭，快马

加鞭，不到一天就回到 里路之外的老家。拜见了寡母、乡

亲。这时的吴佩孚，早非昔日的逃避官府缉拿的穷秀才，多年

的晦气熬出了头，令蓬莱父老刮目相看了。人人见了又是打招

呼，又是请安问好。当日下午，吴佩孚雇了一乘小轿，让母亲坐

着，与弟弟吴文孚陪同母亲去城外祭扫了祖宗坟墓，祭毕又随

多里路的李家屯。原来在吴佩孚还母亲绕道去离 在县城 保

定陆军学堂学习的时候，吴母即托人向李家屯的巨绅李少堂

的侄女说亲，等了多时，吴佩孚才回来探亲。吴母急不可待地

携儿子去相亲。来到李家，见李小姐是富家千金，美而慧，芳龄

岁，独养女，非常相配，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李老太太见

吴佩孚一表人才，文中秀才，武授中尉，是相当出人头地的了，

乐不可言。两位母亲当面说定，三五日内成亲。是年吴佩孚

岁，假期总共才有七天。两家各自紧张地作了准备，吴佩孚探

家的第三天便与李小姐拜了天地。吴李的结合，其速度之快，

如同闪电。探家的第七天一清早，吴便扬鞭跃马，返回芝罘守

田公馆，依旧干那惊险万状的情报员工作去了。李氏夫人留在

堂上，代其侍奉母亲，照顾弟弟，一晃便是整整三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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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妹子变成二夫人

吴佩孚的续弦夫人李氏，是典型的北国佳人。体态颀长而

丰满，明眉皓齿，艳光四射，且知书识礼。只是父亲早世，又是

独养闺女，在娘家时母女相依为命，母亲万事都依着她，因此

不免有些娇气。嫁到吴家，结婚三天，分别三年，这也真难为她

了。

年，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管带（营长），驻扎在长

元，公费 元。生活春，有了固定的驻地，月饷 可谓相当

富裕，便萌生了把家眷接到长春来居住的念头。

督队官（营副）张福来、队官（连长）牛起顺与吴佩孚关系

甚密，得知上司有接家眷来长春的念头，一边积极怂恿，一边

紧张地帮助张罗。在三道街找了房子，深宅大院挺够气派。四

合院，进门一个天井，正中一间大厅，左右各两间正房和两间

耳房，后面还有一座小花园。房主是长春市巨商赵尊贤，深宅

大院白天只有赵太太一人在家，尚无子女，倍觉寂寞，便把胞

妹张佩兰小姐接来作陪。当赵太太得知管带要赁屋居住，非常

愉快地答应租让。租金也极便宜，每月只肯收一元大洋，当即

写下租约。

张福来、牛起顺这哼哈二将将房子租定后，也不和佩孚商

量，便张罗着把西正房和西耳房粉刷一新，又忙着买了一些家

具及用品。张佩兰小姐帮着布置房间，忙碌的样子哪里像接家

眷来住，简直像在布置新房一样。一切准备停当才把吴管带带

到三道街，吴佩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吴佩孚接到弟弟发来的电报，腊月初二到达长春。这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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